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6 期 

 18

文稿 

《聊齋誌異》復生愛情故事的敘事寓意 

徐靜莊 ∗ 

壹、前言  

中國復生、人鬼忻悅的小說，自六朝以來，即有其發展脈絡，至蒲松

齡續寫幽冥，蔚為可觀。《聊齋誌異》四百九十篇故事 1，男女忻悅的題材

為一大特色，女性多鬼或狐等「他界」 2形像出現， 3其中，人鬼忻悅的故

事，亦不乏以「復生」為結局者。  

人鬼狐妖的多重型塑是《聊齋誌異》藝術一大顛峰，超越形體桎梏的

書寫，宣誓著作者洞灼世情、跳脫罫礙的創意與人生哲學，如鬼妻可與男

子共組家庭，興旺家業，使讀者在虛幻與現實迷離交錯的神遊經驗中，得

到閱讀的愉快，小倩、連瑣、連城等女鬼的形像深炙人心，然而傳統模式

的「復生」結局，不免產生想像落空、回歸窼臼的惋惜。  

蒲松齡為文出入詩曲駢散，各有風采，以史傳體誌怪異事，人物刻畫

尤被譽為唐傳奇以來短篇小說的最高成就，故其在寫人物、說故事時，理

應構篇在胸，落筆有序，特予舖陳「復生為人」的過程，是否另有寄筆？

又其自述撰《聊齋誌異》一書，「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

不諱」，是用以寄託孤憤，而「知我者，其在青林黑塞間乎」4，故蒲氏寫

鬼、寫復生之際，當有與前代不同之設想。本文擬回歸文本，分析故事的

敘事結構，並與傳統書寫模式相比較，以探討內在蘊含的主題。  

總計《聊齋誌異》「人鬼忻悅」的故事共 23 篇， 5本文所要探討者是

                                                 
∗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講師 
1 本文使用的版本為張友鶴整理：《聊齋志異》（台北：漢京文化出版，1984 年）。 
2 「他界」一詞引用郭玉雯《聊齋誌異的幻夢世界》第二章第一節的定義，郭文指

出如果我以現實世界為此界(this word)，則神話中出現的超現實世界就是「他界」

(other words)，例如描寫死後世界的冥界 (under word)，象永恒生命的樂園

(paradise)，或是精靈所居的奇境(fairyland)等。據此，本文中所論的女鬼及狐女皆

是「他界」的存在形像。 
3 藍慧如：《從「聊齋誌異」論蒲松齡的女性觀》(台北：秀威資訊科技，2005 年)，

頁 105。 
4 蒲松齡〈聊齋自誌〉，《聊齋志異》頁 3。 
5 同註 2，頁 106。藍慧如將「連城」歸於「人人相戀」類型而未列入，故其統計

為 22 篇，但連城由人而鬼、再由鬼而人，同經「人鬼相戀」並且復生的過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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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子、女鬼愛情關係為架構，並且其中女鬼因此復生為結果的篇章，亦

即兼具「人鬼忻悅」與「復生」二要素。至若人鬼結合，但欠缺復活的情

節，或是復活者不是愛情關係中之一方，則不在本篇文章探討之列，據此

定義，《聊齋誌異》此類篇章有〈聶小倩〉(卷二 )、〈連瑣〉(卷三 )、〈連

城〉 (卷三 )、〈伍秋月〉 (卷五 )、〈小謝〉 (卷六 )、〈梅女〉 (卷七 )、〈湘

裙〉 (卷十 )、〈魯公女〉 (卷三 )、〈薛慰娘〉 (卷十二 )、〈蓮香〉 (卷二 )、

〈巧娘〉 (卷二 )11 篇。  

貳、「復生」與「人鬼忻悅」故事的敘事傳統  

目前研究「復生」及「人鬼婚戀」主題的論著，主要是以歷史發展的

角度，說明復生故事的敘事演變、類型及文化意義。復生故事的發展，因

時代的動蘯、佛教的傳入、敘事文學的發展，而有不同的特色。魏晉時期，

記復活之事重於復活的過程，並受佛教影響，藉復活宣揚佛理；唐宋時期，

出現藉復活以抒情之作；明清時期，復活成為小說的敘事情節。6本文討論

的重點是「復生」與「愛情」共寫的故事，故擬由敘事結構的探討，分析

傳統脈絡中的特色，並資以分析比較其與《聊齋誌異》的異同。  

志怪體小說固然以記實為目的，但此舉三則復生記載，可窺見「人鬼

忻悅、復活」故事的基本型態。以敘事結構角度而言，此時人鬼忻悅的復

活故事，只以簡約數語交待復活的事實，或是描寫復活儀式的執行至復活

的完成，皆不舖述復活前可能面臨的困難。如干寶《搜神記．河間郡男女》： 

晉惠帝，河間郡有男女私悅，許相配適。尋而男從軍，積年不歸。

女家更欲適之，女不願行，父母逼之，不得已而。去無幾而憂死。

其男戍還，問女所在，其家具說。之乃至塚，欲哭之敘哀，而不勝

情。遂開塚發棺，女即蘇活，因負其家。將養數日，平復如初。 7 

又如陶潛《搜神後記．徐玄方女》，徐女被枉殺而死，託求馬子助為復生，

自述「其出己養之方法」：  

馬子從其言，至日，以丹雄雞一隻黍飯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

                                                                                                                         
本文將之列入「人鬼忻悅」類型。 

6 李剛，〈論中國古代復生小說的演變〉《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6 卷 5 期，2011 年，

頁 9~12；朱思敏，〈論唐代文言小說的復活題材〉《柳州師專學報》25 卷 4 期，2010
年 8 月，頁 44~47。 

7 李劍國，《唐前志怪小說輯釋》，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95 年 10 月，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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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廨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女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

著氈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息。令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

乳汁瀝其兩眼，漸漸能開。口能咽粥，既而能語。二百日中，持扙

起行。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力悉復如常。 8 

劉義慶《幽明錄．買粉兒》則是男方於私會時「歡踴遂死」，父母訴於官，

女子欲臨尸盡哀： 

徑往，撫之慟哭曰：「不幸致此，若死魂而靈，復何恨哉!」豁然更

生，具說情狀。遂為夫婦，子孫繁荗。 9 

《幽明錄．石氏女》10是「離魂」故事的開端，女主角似死而未亡，為

追隨愛情魂形分離，謳歌愛情的偉大力量。其後，唐陳玄祐《離魂記》11、

元鄭光祖《倩女離魂》12、明湯顯祖《牡丹亭》13，以「離魂」的方式，塑

造愛情堅貞、不屈不撓的女子形像，此一脈絡的故事以復活為框架、以愛

情為主題，同樣以人世為場景，未見在冥間冒險犯難的書寫，故事的主體

是女子的堅定、抗議，因愛情幻滅而死，因愛情結果而生，即使《牡丹亭》

有 〈 冥判 〉 14一 目 ，但 是只 有 杜麗 娘在 陰 司接 受審 判 ，柳 夢梅 在 離魂、復

魂之間，並未參與杜麗娘的奮鬥歷程。而這些為了愛情而勇敢奮鬥的女子

形像，是一種強者的形像，復活的原因是自己本身偉大的情操有以致之，

男子在復生的追尋中，承襲六朝志怪，只是在人世的守候者或是協助者，

並非主體人物。 

至明清時期，瞿佑〈金鳳釵〉15與《拍案驚奇初刻．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16故事相襲，為完成婚約，以姊之魂，寄妹之形，與「離

魂」諸篇大同小異，所同者在女子追求愛情、實踐婚約的堅定，男主角是

                                                 
8 同上，頁 426。 
9 同上，頁 494。 
10 同上，頁 496。 
11 張友鶴選註，《唐宋傳奇選》，台北明文書局，1984 年 6 月，頁 13。 
12 《續修四庫全書》1761 冊，集部戲劇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 5 月 1 版，

頁 296。題為〈迷青瑣倩女離魂〉。 
13 湯顯祖，《牡丹亭》，徐朔方、楊笑梅校注，里仁書局，1999 年 10 月。 
14 同上，頁 147。 
15 瞿祐：《剪燈新話》，《海外藏中國珍稀書系》12 冊，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

年 5 月 1 版，頁 8227。 
16 凌蒙初：《拍案驚奇初刻》，李田意輯校，大通書局，1981 年 2 月，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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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的參與者，故事場景亦在人世。  

由上述作品而觀，六朝志怪「人鬼忻悅、復活」故事所樹立的基本型

態，一直沿用於後來的重要代表性著作中，此一傳統書寫之特色，歸納如

下：  

一、女鬼為復生情節之主體：女鬼單方面自冥世返回人世，是復生情

節的主體角色，男子僅在人世間協助開棺或養身的儀式，是輔助角色 (男方

死而復生的例子較少 )。  

二、場景設於世間：沒有冥間的書寫，不描寫復生可能的挑戰與困難。 

三、復生原因：以女子精誠所感或佛法力量為主，並未特別舖陳描述，

亦沒有人鬼之間德性因素的啟發。  

參、《聊齋誌異》復生愛情故事的結構  

蒲安迪論中國敘事文學的結構時表示：「中國文學最明顯的特色之

一，是遲早總不免表現出對偶結構的趨勢；它不僅是閱讀和詮釋古典詩文

的關鍵，更是作者架構作品的中心原則。對偶美學雖然以『詩』為中心，

但在結構比較鬆散的小說和戲曲裡，也有某種對偶的傾向。」 17以此角度

檢視《聊齋誌異》的構篇，亦具有啟發性。《聊齋誌異》常見多重主題的

書寫，在主調之下，另有附調，亦即在架構小說輪廓與舖陳小說主題時，

不是單線的筆法，而是利用結構、情節的對稱，舖陳作者的寄託。因此，

在「相遇、復活」結構的人鬼忻悅故事中，作者的寄託或渴望，透過結構

的設計安排而陳述，而且結構之間的交互發明，對小說產生更豐富的詮

釋。楊義在《中國敘事學》中亦指出中國敘事文學的結構具有雙重性：  

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雙構性，也深刻地影了敘事作品結構的雙重性。

它們以結構之技呼應著結構之道，以結構之形暗示著結構之神，或

者說它們的結構本身也是帶有雙構性的。 18 

此說與蒲安迪的論述相通，因此，本文將以雙重結構的角度，分析復

生愛情故事的結構，並藉以分析作品的寓意。 

一、顯層的技巧性結構 

《聊齋誌異》的復生愛情故事，在顯層結構方面，角色設定及事件發

                                                 
17 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頁 48。 
18 楊義：《中國敘事學》，南華管理學院，1998 年，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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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共同性，即： 

1.角色設定：男主角為拔生救苦的代表，女主角為由鬼復人的角色。  

2.敘事結構：相逢→促成相戀／相知的事件→困難、險阻→義助的角

色→復生的儀式→團聚結局。 

各篇敘事結構的類比表，參見附表一。 

此結構與六朝志怪所樹立的傳統復生愛情敘事模式不同；與《聊齋誌

異》人鬼忻悅而不寫復生的故事，亦不相同，分述如下。 

(一)敘事策略的發展 

1.復生為主要情節的架構  

女主角在冥界的復生追尋是故事冒險犯難的過程與目標，亦即，復生

是故事中要達成的目的，也就是小說的主要架構，而非因果報應的宗教宣

驗，或是附帶情節。此一結構，與志怪以來的傳統脈絡相較，自是更為繁

複龐大，以相遇為始，以相知相忻悅展開情節，以復生為結局，其間書寫

必經的困難與挑戰，人物關係顯為複雜，有強弱的對比，弱者接受強者的

義助；最終透過一種儀式，達成復活的願望。  

2.故事場景兼寫冥界與人世 

冥界包含死後的陰間及冤鬼滯留的寺廟(〈小倩〉的蘭若寺)。故事場

景的安排，出冥入世，出世入冥，隨意而轉。〈湘裙〉中的晏仲入冥救兄，

後 來 冥 兄 出 入 世 間 救 晏 仲 。《 聊 齋誌 異 》 寫 冥 世 實 寫 世 情 ， 冥 間 是 另 一個

擴大想像的空間，提供創作書寫的場景，而非宗教信仰、靈魂歸宿的定義。 

3.男主角亦為復生情節的主體角色  

六朝以來的傳統復生愛情故事，不寫復活的困難，不寫冥間情節，男

主角不參與復生的經過；《聊齋誌異》諸篇中的男主角皆親入冥間，面對

挑戰，與女鬼共同參與整個復生的過程。即使《牡丹亭》有麗娘入冥等候

「冥判」的一目 19，亦僅有麗娘單獨演出，柳夢梅始終未進入冥界的場景。

故在《聊齋誌異》的故事中，人、鬼角色之間的愛情關係或是生死關係，

可以有更豐富多元的探討。  

 (二 )「忻悅原因」與「復生結局」具有邏輯闗係  

                                                 
19 湯顯祖：《牡丹亭》23 齣，台北里仁書局，1999 年 10 月，頁 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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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聊齋誌異》人鬼忻悅不寫復生的敘事模式相比  

總計《聊齋誌異》人鬼忻悅的故事共 23 篇，寫復生者 11 篇，不寫復

生者 12 篇，二類事敘事策略明顯不同。  

復生諸篇中，作者投注大量的筆力、一定的篇幅，舖陳人鬼忻悅的原

因，呈現女鬼精神層面的價值，故事男子與女鬼的結合並不是單純因一見

鍾情、容色秀美的情欲書寫。反之，《聊齋誌異》中「人鬼 /人狐忻悅」而

不寫復生的故事，作者並不強調雙方互慕互信的原因及過程，而是沿用傳

統橂式，雙方關係的建立是路遇偶逢、設局相誘或是容色華麗等； 20由初

遇至建立關係之間的書寫簡扼、篇幅甚短，不加舖陳；各篇皆不以「追求

復生」為架構，而各有其主題與情節設計，雙方最終可能結為夫婦，也有

以分別作終。  

是故，作者構篇時，唯獨在安排復生結局的篇章中，將雙方忻慕的原

因、過程，詳盡舖陳，篇幅佔一定的比例，顯為全文重要、不可或缺的部

份，故事的整個結構以「追求復活團聚」為骨架，敷衍增飾多重主題，最

後達成「復生」目標。可以看出這些篇章中具備了相同的書寫策略，即「崇

高的定交基礎，導致復生團圓的結局」、「復生的結果，必來自其不同凡俗

的理由」的敘事邏輯；復生者為女鬼，男子在復生過程中常常成為主要角

色，作者藉此抒發的世情觀察與人生體悟，並且揭露在浮世男女、紅塵離

亂的巿井生活中，內心所推崇、高舉的人性價值。 

此處所論「崇高的定交基礎」之詳細內涵，將在本文第參章第二節「深

層的哲理性結構-(一)女、男二元書寫：德性與情意的交融與拔昇」中加以

說明。 

2.人、鬼、狐共寫的變調  

《聊齋誌異》鬼、狐形像本即兩類，人狐相遇與人鬼相遇的筆法因之

而異，〈蓮香〉（卷二）、〈巧娘〉（卷二）二篇是人、鬼、狐的三角戀

情，故此二篇因「狐」的介入，使「相遇」的部份勢必有不同的安排，二

篇皆人狐戀在先，人鬼戀在後，忻悅之因皆是狐鬼自薦，但是在復生、義

助、儀式等諸環節則與他篇相同。  

                                                 
20 參見附錄一。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6 期 

 24

二、深層的哲理性結構 

顯層、深層結構之間不是主從關係，而是相輔相成、互相造就的功能，

「以顯層技巧性結構蘊含著深層的哲理性結構，反過來又以深層的哲理性

結構貫通著顯層的技巧性結構。在顯層的技巧性結構之下，諸篇故雙構性

的原理具體而言，是兩極對立共構的原理，只要寫了其中的一極，你就是

不寫另一極，人們心中已經隱隱地有另一極存在。這就是說，由雙構性原

理 可 以派 生出 深 層的 以一 呼 二、 以二 應 一的 呼應 原 理。 」 21以 此 原則，分

析各篇故事中，「兩極共構」的關係，可分為下述三種類型。 

(一 )女、男二元書寫：德性與情意的交融與拔昇  

這一組篇章，表層結構寫男子與女鬼的忻悅愛戀，是情意生命滿足；

深層結構寫男子所渴慕的士子精神，是德性生命的滿足，借由女鬼的像形

呈現或協助達成此一精神，故寫女，亦在寫男，即用象徵情意生命的愛情

架構，寄寓傳統文化中「士」所追尋的德行精神。 

〈連城〉一篇，極致地張顯「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操，喬生與連城未

曾實際相處，僅因一笑，卻寧可「樂死」而不「樂生」，這種「刎頸交」、

置個人性命於度外的精神，猶如君臣知遇的渴望、壯士聚義的激越，在傳

統文化中，是屬於男性與男性之間的關係，文末異史氏曰：「一笑之知，

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五百人，豈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

所以感結而不能自已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繡人才，僅傾心於蛾眉之一

笑也。悲夫!」 22蒲氏曾在〈喬女〉論知己的男性情誼：「知己之感，許之

以身，此烈男子之為也。彼女子何知，而奇偉如是？若遇九方皋，直牡視

之矣。」才氣相傾，生死知己相酬，這種男性胸懷，藉由書寫女鬼的形像

時有以寄寓，士人對知己的渴慕亦可藉以得到滿足。 

〈連瑣〉一篇，連瑣在曠野吟誦三日始入室，是因「君子固風雅之士，

妾乃多所畏避。」唯恐楊于畏因連瑣是自來而有輕賤之想。所以，連瑣的

形像設定與狐女自薦或其他人鬼戀的女子是不同的。二人讀連昌宮詞、寫

書、治棋枰、購琵琶、手談、挑絃、挑燈作曲，是一種文學、情意上的知

己、共鳴、相知，作者述二人的關係：「與談詩文，慧黠可愛。剪燭西窗，

                                                 
21 同註 18，頁 51。 
22 《聊齋誌異》卷二〈連城〉，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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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得良友。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傾即至。……兩人懽同魚水，雖不至亂，

而閨閣之中，誠有甚於畫眉者。」 23自古知音難覓，伯牙鍾期已渺，連瑣

與楊生情意上的相知相得，亦知己良友的形像。 

小倩（〈小倩〉）、小謝、秋容（〈小謝〉）與楊于畏（〈連瑣〉）等人，

象徵著人性的啟蒙與追尋。小倩本來色誘士人、殺人吮血，小謝、秋容粗

鄙無文、輕佻小器，經由男主角的啟蒙，這些女鬼蛻變成為具有不斷追求

人性拔昇(小倩)、情深義重(小謝、秋容)的人格，在情意生命昇華為德性生

命的同時，男主角同時也呈現生命境界的提升。小倩脫離玄海，獲得新生，

每日讀經，自我淨化，最後結合生子；寧采臣同樣也有新生，在蘭若寺的

階段，他具備超我的高尚情操，可以抗拒美色金錢的誘惑，但是欠缺自我

的經驗、勇氣與方法，不能降妖服魔，只能借助燕赤霞，然而歷經拔生救

苦的磨鍊後，寧采臣擁有了勇氣及方法(革囊)，成為捍衛小倩、打敗金華

妖物的主體，此時，寧采臣的自我、超我、本我（獲得美妻）融合平衡，

不僅小倩獲得新生，寧采臣也展現新的生命氣象。 

小謝、秋容對陶望三的態度，由挑逗、輕佻、戲謔，轉變為尊敬、情

深義重，二鬼受陶望三的啟蒙，而呈現人性向善、向上拔昇的特色，但是

陶望三蒙受冤獄幾至於死，秋容、小謝不惜「被西廊黑判強攝去，逼充御

媵、秋容不屈、今亦幽囚」、「被老棌刺吾足心，痛徹骨髓，恐不能再至矣」

24，奔走相救，終而平反。陶生啟蒙女鬼被遮蔽的德性，女鬼拔救陶生於

人性的奸險，但明倫的評論說：「人而鬼，可以不避，鬼而人，則不可以

不避。」 25可見此雙方的關係，與其說陶生拔救小謝、秋容於冥府，不如

說秋、謝二女救陶生於人間地獄。寫二女是為寫陶生，雙方要為愛復活、

為愛團聚，都要經過性命攸關的苦難、折磨，才能證知人性德性的崇高價

值。 

楊于畏（〈連瑣〉）形像前後變化，是由情意生命昇華至德性生命的典

型，初次相見，雖有「欲與懽」、「戲以手探胸」的情節，實囉唣不堪，但

連瑣以自己為「夜臺朽骨，不比生人，如有幽懽，促人壽數。妾不忍禍君

子 也 」， 代 表 德 性 精 神 的 超 越 ， 楊 生 因 此 一 改 原 來 行 徑 ， 自 此 即 使 二 人 親

                                                 
23 《聊齋誌異》卷二〈連瑣〉，頁 332～333。 
24 《聊齋誌異》卷六〈小謝〉，頁 776。 
2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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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如夫妻，情同魚水，通夕共處，但始終是發乎情、止乎禮，因連瑣的有

所不為，成就了楊于畏的德性生命，表現出「克己復禮為仁」的人格。楊

生拔救連瑣，助其復生，連瑣引發楊生超我的情操，調和本我的衝動，呈

現精神價值的重生。 

〈伍秋月〉26、〈湘裙〉、〈薛慰娘〉中的人鬼忻悅是一個框架，人與女

鬼 的 關 係 顯 然 僅 是 一 個 寫 作 策 略 ， 主 題 思 想 另 有 寄 寓 。〈 伍 秋 月 〉 中 以 秋

月與王鼎的命定婚約為架構，目的在寫自蠻橫貪臧皂役手中救回枉死兄長

的重要意義，若是欠缺伍秋月的角色，就不能連繫冥界的兄長，無以譴責

痛擊府吏的惡行，作者透過王鼎「把兄臂，哭失聲。皂怒，猛掣項索，兄

頓顚蹷，生見之，忿火塡胸，不能制止，即解佩刀，立決皂首。一皂喊嘶，

生 又 決 之 。 」 大 快 人 心 的 一 吐 胸 中 怨 氣 ， 營 救 秋 月 亦 復 如 此 ，「 王 （ 鼎 ）

怒，不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纂取女郎而出。」若不入

冥，世人何以能如此誅鋤蠹役？「冥中原無定法，倘有惡人，刀鋸鼎鑊，

不 以 為酷 。」 27藉 由男 主角 與 女鬼 的關 係 ，作 為世 間 、冥 間的 連 繫，表面

是愛情的架構，主題是沈痛的社會批判。題為伍秋月與王鼎的人鬼之愛，

實亦寫王鼎凜然不屈的正義精神。 

〈湘裙〉的主題是兄弟倫理精神。晏仲是主體，入冥攜兄子阿小而撫

育之，不使兄長無後，並且析產與兄之孫，湘裙是協助者，通篇以晏仲的

手足至情最為感人，兄弟穿越陰陽、互愛互救，而湘裙與晏仲忻慕之因是

「 念 湘裙 惠而 解 意， 益愛 慕 之； 又以 其 能撫 阿小 ， 欲得 之心 益 堅。」 28寫

湘 裙 的 角 色 是 為 撫 育 兄 子 而 設 ， 也 是 為 了 成 就 晏 仲 手 足 天 倫 的 價 值 而 存

在。 

〈薛慰娘〉的主題是冥父李洪都象徵的民胞物與的仁厚胸懷。年歲大

祲，書生貧病而死的年代，泉下人李洪都不僅收留孤而無依的亡女慰娘，

又 「 不 忍 其 流 落 」， 託 附 予 豐 玉 桂 。 從 此 改 變 二 者 的 命 運 。 李 洪 都 像 徵 著

長者的智慧與福澤，穿越生死，澤被陰陽，救贖冤死的慰娘與困頓而死的

玉桂。關鍵因素是仁孝傳家的家庭價值。李洪都流寓死處三十二年之久，

其子尋之不棄，當其死時，三子尚幼，端賴夫人撫育，成長後皆舉業有成，

                                                 
26 《聊齋誌異》卷五〈伍秋月〉，頁 668。 
27 《聊齋誌異》卷五〈伍秋月〉，頁 672。 
28 《聊齋誌異》卷五〈湘裙〉，頁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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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性仁孝，後來接受慰娘為妹，夫人亦愛逾所生。豐玉桂代表現實世人生

中無以為生、貧病致死的苦悶，與薛慰娘的流離怨死，是現實苦難一體的

兩面，二人同筆書寫。李洪都一家人代表的是人性的惻隱、仁孝、天倫，

這一種仁厚家範、民胞物與的光輝，正是藉由綰合豐生與慰娘的愛情框架

所要寄寓的主題，慰娘、豐生所代表的無數黎民，正需要慰其心、豐其生。 

〈魯公女〉借用佛教渡化的儀式，刻畫死生契闊的愛情，張于旦與魯

女只是驚鴻一瞥，即禮敬如神明，精誠感召，突破生死、罪業(魯女獵獐殺

鹿)的局限。〈梅女〉的梅氏不堪私通之誣而自經，冤魂滯留住所，在封亭

雲租賃之前，「客往往見怪異，而無術可以靖之」 29，唯封亭雲白畫壯膽，

不大畏怯，為梅氏毀室易楹，爾後面對典史亦正直不曲，梅女得以拔救。

異 史 氏 直 指 「 官 卑 者 愈 貪 ， 其 常 然 乎 ?」、「康 熙 甲 子 ， 貝 丘 典 史 最 貪 詐 ，

民咸怨之。」 30極寫梅氏的冤枉與卑微，又正是為舖陳封生的仗義無畏。 

(二 )弱、強二元補襯：局限與超越的人世課題  

弱者是被困者、被解救者、庸懦者，強者是義助者、解救者、智勇者。

以淺層結構的角度分析，弱者是身陷幽冥的女鬼，因恨而死，為愛而生，

徘徊生死之間，即是一種弱。男主角助其復生，並達成目標，即是一種強。 

但是，在中國文化的哲理層面，「所謂深層的『以一呼二』、『以二

應一』，即是寫此亦寫彼、寫死實寫生，寫女為寫男，寫弱為寫強，二元

對立但又相互呼應，不為主從，呈現中國人天人合一、陰陽推移、五行生

剋的哲思。」 31蒲安迪在討論這種二元對應的敘事傳統時指出，最常見的

即是批評詞滙「冷熱」、「悲歡離合」、「虛實」等術語，高明的批評則

更明確的探討「對偶結構中的異與同的交流和滲透。」 32所謂「交流和滲

                                                 
29 《聊齋誌異》卷七，頁 907。 
30 同上，頁 913。 
31 楊義，《中國敘事學》:「中國傳統文化從不孤立地觀察和思考宇宙人間的基本問

題，總是以各種方式貫通宇宙和人間，對之進行整體性的把握。通行的思維不是

單向的，而是雙構的。講空間，「東西」雙構，「上下」並稱；講時間，「今昔」連

用，「早晚」成詞；至於講人事狀態，則「吉凶」、「禍福」、「盛衰」、「興亡」這類

兩極共構的詞語府拾皆是。」頁 50。 
32 蒲安迪，《中國敘事學》，北京大學出版社，頁 53。蒲氏並指出毛宗崗論《三國

演義》的結構章法時，就多次強調這種美學原則，尤其是以刻畫人物為主的「同

樹異枝，同枝異葉，同葉異花，同花異果」和多用於安排全景對偶的「奇峰對插，

錦屏對峙」這兩種原則，最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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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就是指透過對偶、對比、交錯的對應闗係中，蘊涵哲理精神的表現。 

因此，由哲理性的深層結構分析，顯然可見故事角色強、弱的形像，

常不是固定的，而是對應於不同對像之互動，每個角色產生強、弱補襯的

書寫。諸篇故事中的強弱對應闗係可見以下三種現象：  

1.多重強 /弱闗係之書寫  

女鬼是弱者，男主角助其復生是強者，但是復生的過程中遭遇困難與

挑戰時，往往又非男主角可以克服，此時，男主角成為弱者的形像，仗義

相助的角色成為強者的形像；女鬼復活夫妻相聚，帶來家業興旺，或是成

就了男主角的天倫心願時，女鬼也扮演了強者的形像。因此，角色之間的

強弱對應常有變化，不拘一型，每篇故事因之形成強弱闗係的對偶結構。 

〈小倩〉的前段在若蘭寺中，寧采臣、小倩是德性上的強弱闗係，抵

抗妖物時，燕赤俠、寧采臣能力上的強弱闗係，開蘭若寺後，在對抗妖物

時，寧、倩成為強、弱闗係，但德性的追尋上，小倩自身的前後對照，亦

是前弱後強的闗係。  

〈連瑣〉中的武生王某入夢 (入冥 )以刀刃冥吏，是一個義助的強者，

〈連城〉中的顧生在冥間典牘，成為女鬼復活的關鍵性義助力量，他們是

救助者的強者形像，有方法與能力，補足男主角楊于畏、喬生在幽冥的無

能為力，在此男主角相對的形像是弱者、受助者。然而先前顧生死時，有

賴喬生恤其妻子，邑宰死時，有賴喬生破產扶柩，返其家口，連城病重，

喬生慨然刲膺相救，喬生又全然是義氣肝膽的強者；楊于畏因連瑣受辱於

齷齪隸，「大怒，憤將至死；但慮人鬼殊途，不能為力」，入夢相救，與

吏對峙時，「隸捉石以投，驟如急雨，中楊腕，不能握刃」 33，楊生能力

的局限性非常明顯，然而當連瑣先是慕楊于畏「風雅」而自來，後因不願

屈身輿臺之鬼而求救於楊時，楊于畏角色的功能是具優勢的 (才華 )、希望

的 (解救 )。  

〈小謝〉中秋容、小謝與陶望三的弱、強流轉變化最是清楚；〈伍秋

月〉中的王鼎慷慨有力，二次殺皂役，解救者的強者形像非常鮮明，但是

面臨二人力求重聚時，不免有「且為奈何」的茫然無力，而伍秋月之父生

前遺留的符書 (長者的智慧 )補足了王鼎的局限性，超越了人力的不足，協

                                                 
33 《聊齋誌異》卷三〈連瑣〉，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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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達成復生的願望，伍父的形像具有解救者的強者形像。  

又如〈魯公女〉中，張于旦與魯公女 /強與弱 ;張于旦與神人、青衣人、

菩薩 /弱與強。〈梅女〉中，梅女與封雲亭 /弱與強；老嫗、梅女 (解索之後 )

與典史 /強與弱，皆是如此。  

2.復活、啟蒙產生強 /弱遞變  

在復生前，女鬼大都為弱者的形像，一旦脫離幽冥，與男主角團聚成

為夫妻，或是德性精神蒙受啟發之後，常轉變為有智慧、有能力、有希望

的形像。  

梅女 (〈梅女〉 )復活後成為智者形像，察覺岳家禮稍懈，認為「岳家

不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闒茸也。及今未大決裂，宜速歸。」當機立斷，

自出妝貲貰馬歸，至封雲亭舉孝廉之後，始與岳家通好。展現洞察人情世

故、趨吉避凶的智慧。  

小倩 (〈聶小倩〉 )善於察言觀色、操持家業，深受寧母族人喜愛，生

子食天邑，是興旺家道的象徵；伍秋月 (〈伍秋月〉 )勸王鼎信佛以洗的罪

業。小謝、秋容 (〈小謝〉 )義救陶望三，顯然變為解救者的強者形像。  

〈蓮香〉（卷二）中的李氏，借張燕兒復生後，指點蓮香復生的經驗

方法，與復生前耽溺情欲的無知亦有不同。  

3.狐女、女鬼的強、弱異筆  

蒲松齡筆下的女鬼與狐女基本定調是不一樣的，縱觀全書人鬼、人狐

忻悅的故事，鬼、狐的形像大不相同，女鬼常以受苦、受冤、零丁飄泊的

形像出現，狐女則賦予智者、勇者、解救者、具有超凡的術能或是醫治能

力等形像出現。人與鬼是生死殊途，女性與死去二要素，重叠傳統文化

「弱、敗」的象徵，故女鬼形像繼承人類普世的悲哀怨恨、無能為力，在

人鬼忻悅的男女對應關係中，是被拔救的弱者，前已明述 ;狐與人則是型體

殊類，正有以擺脫人類能力的局限，書寫解厄救苦所需的異能，賦予神話

「覆育、拯救」的功能，在人狐忻悅的男女對應關係中，是解救人的強者。 

本文所論人鬼忻悅的復生故事中，〈蓮香〉（卷二）、〈巧娘〉（卷

二）是人、鬼、狐的三角關係，二篇中同時書寫女鬼、狐女與男子的愛悅，

明顯呈現出二者的基本調性。  

〈蓮香〉中的狐女蓮香和女鬼李氏，先後自薦枕席，起初同是滿足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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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情欲的對像，李氏雖無害桑生之意，但桑生「暱其美」，「旦旦而伐之」，

漸生陰毒之害，幾至於死。桑生與李氏陷溺情欲，失去節度，致使經歷兩

次大難，顯示二人超我的陷溺與本我的膨脹，李氏縱欲、無知、善妒、招

致災禍卻無能為力，是弱者的形像。蓮香釐清桑生病因，親為醫治，展現

理性、成熟的智慧，帶來拯救、庇護、療癒，蓮香對李氏出現指導、教誨、

協助的關係。蓮香療治桑生、扶持桑生與燕兒（李氏復生之名）的婚姻，

使李氏轉變為「事蓮猶姊」，狐女蓮香的強者形像非常鮮明。 

〈巧娘〉（卷二）中的女鬼巧娘，與狐女華三娘、狐嫗共居。巧娘生前

適 毛 家 小 郎 ，「 病 閹 」，齎 恨 入 冥 ， 遇 傅 廉 ， 又 「 陰 裁 如 蠶 」， 苦 嘆 其命。

面對天生的殘疾，人力不能挽回，傅、巧二者都受苦其中，而狐嫗用奇術

使傅廉恢復人道，改變天命，拯救傅廉，又操縱傅生的婚姻，顯然是一個

強者的形像。 

巧娘「才色無匹」而婚姻不善，死後「獨居無耦」，一直是形單影隻的

孤弱形像，狐母女借廬棲止，而實則強勢奪其所愛，囚禁傅生，甚致棄巧

娘於荒墳，逕自以狐女歸於傅家。狐鬼強弱懸隔，即使三娘不忍心而有傅

生喚回巧娘的結局，三娘與巧娘之間仍是拯救者與被救者的強弱關係。 

在追尋復活的架構中，死後、回生；男子、女鬼；男主角、義助者；

狐女、女鬼之間的強弱對立，多重書寫，說明一種恒常的人世觀察，個體

的生命終究具有局限性，因此，渴望超凡助力以超越死亡的局限，而強與

弱的質性，隨著不同的人際對應而不斷流轉、交替，沒有永遠的弱，也沒

有永恒的強，人生是就強弱補襯的真實。相生、相剋、相輔、相離，前引

楊義述「寫弱為寫強，二元對立但又相互呼應，不為主從，呈現中國人天

人合一、陰陽推移、五行生剋的哲思」，是可以在這一組故事中的強弱對

應的結構中發明佐證的。  

(三 )惡、善二元對照：罪與贖的天道觀察  

《聊齋誌異》所見善有善報、死後復生、德性價值、脫凡入仙等主題，

是多元呈現整體文化的風貌。此處所述的「天道」並非源自儒學或道家系

統性的形上層次，而是揉合傳統儒、道、佛之等文化精神，所衍生的普世

價值，為庶民生活提出規範，人間公義尋求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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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鬼因愛而「復生」的過程，亦是善、惡對立的過程，人物展開一連

串的冒險、鬥惡、抗爭，亦是善與惡對立、消長的過程。故事中的「惡」

(人生苦難 )，常以主宰者、掌權者的形像出現，如人物關係中的父親、姥

姥、官；或生命中不可抗逆的因素，如荒年、罪業：  

〈小倩〉：嗜血的姥姥，暴虐、枉顧生靈，而小老百姓無力抵抗的大環境。 

〈連城〉：嫌貧的父親、蠻橫的女婿。勢利、重利的客觀事實。 

〈連瑣〉：輿臺之鬼，逼充為媵妾。 

〈伍秋月〉：兄橫死，草菅人命的奸吏，義憤交織的世情悲歌。 

〈薛慰娘〉：歲大祲，儒生孑然病臥的處境。操舟者謀財害命。宦者妻撻

楚囚禁。 

〈魯公女〉：女射獐殺鹿，罪業深重 ,死無歸所。  

〈小謝〉：小謝、秋容人性蒙蔽。陶生淹禁獄中，殆無生理。小謝未能復

生。 

〈梅女〉：典史以三百金誣梅氏姦情之冤恨。 

〈湘裙〉:婚前：淫奔的道德誤解。婚後：葳靈仙(賤鬼)誘晏仲耽溺情欲而

死。 

〈蓮香〉：情慾的陷溺。 

〈巧娘〉：狐嫗的私心、權謀。 

主宰與不可抗逆二特質，成為一種「惡的強大」，對照在此強大之惡

下的平凡男女，即是被犧牲與蹂躪的代表。這些「惡」的強大、無力抗拒，

泯滅前文所述的「德性價值」，善惡不明、公義難伸、情慾淪落、世情如

鬼。在整個冥晦無光的死亡意象中，善的幽光悠悠升起。以單一角色的善

性為基礎，觸發他人矇昧不明的人性光輝，接受義助者強有力的介入，或

是關鍵性的指點，使善的質量逐漸凝聚強大，終而戰勝惡（復生），猶如

一段英雄追尋的過程。 

善、惡並存是現世的必然，善弱、惡強是庶民的悲哀，善有善報、惡

有惡報是百姓冀望的天道有常。《聊齋誌異》主要即是呈現庶民生活的辛

酸、抗掙、愛悅、悲歡，在此彰顯善，使罪惡因善而洗滌、救贖，藉「復

生」寄寓「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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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聊齋誌異》復生愛情故事的意義 

一、德性、情意、天道、世情的融合與完滿 

《聊齋誌異》復生愛情故事中所呈現人性價值，包含德性生命與情意

生命二個層面，二者藉由淺層結構(愛情)與深層結構(二元補襯)的結合，呈

現兼備情意與德性的追求、天道與世情的體悟，方是完整人格。即人鬼忻

悅的愛情代表的情意生命，人需正視情意需求，接受情愛欲求，亦需反省

人之異於禽獸者乃在於德行之實踐，故此，人鬼忻悅的愛情亦是一種符號

與象徵，一種「美」的符號，象徵人世至高至美的德行。人與鬼最終於現

世重逢結合，即是德性生命與情意生命的融合，本文所論諸篇舉凡人性本

善的昇華(〈聶小倩〉、〈小謝〉、〈連瑣〉)、知己情誼的崇高(〈連城〉、〈連

瑣〉)、手足至情的激越(〈湘裙〉、〈伍秋月〉)、契闊偕老的堅定(〈魯公女〉、

〈連城〉、〈連瑣〉、〈伍秋月〉)、民胞物與的仁厚(〈薛慰娘〉)、公理正義

的天道(〈梅女〉、〈連城〉、〈伍秋月〉)及懺悔洗滌的精誠(〈伍秋月〉、〈魯

公女〉)，皆在人鬼忻悅、追尋情意完滿的過程中，同得完成。 34 

德性生命與情意生命的分與合，是明清之際重要的理學議題，天理與

人欲在宋明理學中已形成對立的發展，蒲松齡文化學養深厚，而長期生活

於 社 會 底 層 ， 將 世 道 人 心 的 觀 察 體 會 與 德 性 精 神 的 傳 承 ， 寓 諸 於 文 ，「 人

鬼忻悅、復活」諸篇所示，猶如《聊齋誌異》精神的典型。 

二、復生結局的必然敘事邏輯 

小倩、小謝、秋容、連城、連瑣、魯公女、梅女、李氏、華三娘之死，

即是美好情意生命的死亡，女鬼之復生，即情意生命的重生；各篇所寄寓

的德性情操，亦隨之重生。在此，「愛情、復生」二者的必然邏輯，是一

個嚴肅而不容更動的書寫策略，是對德性、情意融合而成人性尊嚴的強力

呼求。  

諸篇女鬼多遭橫死，為洗其冤，而有拔生救苦的冒險奮鬥過程，然而，

最終的結果，始終是在修成愛情的外形之下，拔救人性價值，更酣暢飽滿

的 宣 揚 德 性 生 命 的 崇 高 美 好 。 故 事 所 不 能 忍 者 ， 殆 不 僅 是 情 意 生 命 的 乾

枯，更是人性情操的消亡，而在人世多苦難的大環境之下，卑微的俗世男

                                                 
34 黃麗卿，〈論《聊齋》「德性」與「情意」的生命價值體現－以王邦雄先生儒道之

間的人生智慧為依據〉，《鵝湖月刋》37 卷 3 期，總號第 435，頁 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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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要如何對抗的橫逆暴行、天災人禍？樹立尊嚴，實踐德行生命，以明

人 之 異 於 禽 獸 ， 是 不 能 置 疑 的 。「 復 生 」 即 是 最 大 的 巨 筆 ， 即 使 再 艱 困 的

環境，德性、情意二者皆不容蒙蔽與藐視，復生的結局，是對人性消亡與

壓抑的最大抗議。〈蓮香〉中，李氏還魂前之心境：「徒以身為異物，自覺

形 穢 。別 後憤 不 歸墓 ，隨 風 漾泊 ，每 見 生人 則羨 之 。」 35身 為 鬼 物而「憤

不歸墓」，其情痛之切、欲生之強，可見一斑，異史氏評:「嗟呼!死者而求

其 生 ， 生 者 又 求 其 死 ， 天 下 所 難 得 者 ， 非 人 身 哉 ?奈 何 具 此 身 者 ， 往 往 而

置 之 ，遂 至覥 然 而生 不如 狐 ，泯 然而 死 不如 鬼。 」 36狐 、 鬼尚 欲 為人，人

之行屍走肉、縱慾無行，將何以堪? 小謝錯失復生機會，「哭於暗陬」、「痛

不可解」37，伍秋月卒後三十年，棺木已腐，以符書之術求其生 38，小倩遠

離 蘭 若寺 之苦 ， 仍讀 楞嚴 經 以求 渡化 為 人 39。 而小 倩 的復 生， 即 使士人德

行價值的復生；連城的復生，是知己的可能；湘裙的復生，滿足手足及宗

緒的人倫需求；薛慰娘的復生，實是民胞物與精神的展現。 

由是可知，作者透過淺層結構與深層結構的交織，安排「德性情操」、

「情意生命」二者與「復生結果」的因果邏輯，藉由復生的安排，抗議不

公不義，彰顯人性尊嚴，深刻強調生之本能，是有其書寫策略的必要性。 

三、入冥拔救完成自我療癒 

本文「貳、復生愛情故事的傳統脈絡」曾述傳統人鬼忻悅的復活故事，

多不針對復活的過程加以舖述，只是女鬼單方面的書寫，簡約數語交待復

活的事實，男子亦不介入復活的經歷。如干寶《搜神記》〈河間郡男女〉

及〈牡丹亭〉、〈倩女離魂〉等復生愛情故事。 

《聊齋誌異》的故事大為不同，復活過程的奮鬥是小說的主要情節，

男性角色卻是扮演復生歷程的主體角色，積極參與復活過程，拔救女鬼，

和亡女共同出生入死，穿越陰陽，冒險犯難，歷劫而歸。男主角不僅是必

要角色，也是一個解救者的形像，即使未必有能力、智慧獨立完成解救，

但是與女主角攜手同心，共赴生死大關。寧采臣、封亭雲、張于旦、王鼎、

                                                 
35 《聊齋誌異》卷二，頁 229。 
36 同上，頁 232。 
37 同上，卷六，頁 778。 
38 同上，卷五，頁 671。 
39 同上，卷二，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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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望三、晏仲、豐玉桂、喬生、楊于畏等人，皆入冥界或是妖物所居的寺

廟，最終，受拔救者，不僅是淺層結構所明示的女鬼復生，情意生命得到

滿足，更大的救贖是深層結構所強力刻畫的德性生命、士人情操，亦在女

鬼復生的同時，昇華完滿。 

因此，寫亡女，猶如寫湮沒不彰的士人精神，寫女鬼復生，猶如與美

好崇高的生命情操重逢，男(人)與女(鬼)的二元書寫，人與鬼的愛悅，猶如

現實中的自己與潛意識中的自己，相契相投。在此，女鬼象徵士子內心潛

在的極大失落，以阿尼瑪的形像出現，是一個女性的形像 40，在公理不明、

人情澆薄的恒常生活中遭受壓抑，幽微而隱渺，但是在一個像徵心靈空間

的私密書房、旅舍、賃租處所、荒墓、夜間，潛在的自己得以顯露，唯二

者有著一定的距離（人世與陰間）必須經過一連串的磨練，剋服磨難（嗜

血的姥姥、嫌貧的父親、兄弟橫死的痛苦），才能得到罪惡的洗滌、力量

的重生、自我的復合，士人的精神價值也透過此一書寫模式得以彰顯，受

傷的德性生命得到療癒。 

伍、結語 

傳統小說復生的故愛情故事，有其發展脈絡，至明清小說藝術蓬勃興

盛，此一架構的敘事更為豐富開展，自屬必然。蒲松齡《聊齋誌異》諸篇，

與不寫復生的故事相較，構篇顯而不同，作者詳盡舖陳雙方忻慕的原因、

過程，篇幅佔一定的比例，顯為全文重要、不可或缺的部份，故事的整個

結構以「追求復活」團聚為骨架，敷衍增飾多重主題，最後達成復生目標。

可以看出這些篇章中具備了相同的書寫策略，即「崇高的定交基礎，導致

復生團圓的結局」、「死而得活，奠基於精神層次的力量」之敘事邏輯，並

且揭露在浮世男女、紅塵離亂的巿井生活中，內心所推崇、高舉的人性價

值。作者可謂有意識的將「復生」結局，作為其心中文化精神與世情體悟、

天 道 觀 察 的 最 高 回 饋 ， 因 此 ，「 復 生 」 故 事 的 形 貌 脫 胎 自 六 朝 志 怪 以 來 的

傳統，但內涵不僅擴大志怪傳統，甚而超越當代離魂諸篇的思想與內涵。 

各篇的淺層結構，意義焦點在女鬼為愛而復生，強調人鬼之間的情意

關 係 。《 聊 齋 誌 異 》 寫 冥 界 、 刺 人 世 ， 男 子 進 入 冥 界 ， 成 為 復 生 愛 情 故 事

的主體角色，深層結構所反應的哲理性思考，皆因此而衍生，故事意義的

                                                 
40 榮格主編，《人及其精神像徵》，龔軍卓譯，立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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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不局限為愛情，愛情成為一種符號，像徵士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藉由

入冥、冒險、拔救、復生、結合，得到療癒與重生。 

十一篇所張顯文化精神，涵括人性昇華、知己情誼、手足至情、堅定

愛情、民胞物與、公理正義及懺悔精誠，指涉《聊齋誌異》全書德性生命

的價值，作者有意為其舖設相愛、冥救、復生的架構，呈現人物對應闗係

的強弱流轉、善惡常存的天道有常，人之局限與卑微，以設幻超越而獲補

償，集綴而讀，猶窺全書的菁華，既讚蒲氏對人性美善的高舉，亦感其對

世情人生的包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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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26 期 

 36

年 3 月 BOD1 版)。 

鄭光祖：《倩女離魂》，《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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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然興：〈快感享用、肉身消耗與實惠補償--論《聊齋誌異》中的愛欲書寫

策略〉，《明清小說》2010 年 1 期(2011 年 1 月)，總第 95 期，頁 244~252。 

張鵬飛：〈理想愛情的敘述與人生信念的闡述--論《聊齋誌異》愛情小說敘

述藝術手法簡析〉，《蒲松齡研究》2010 年第 2 期(2010 年 4 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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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位論文 

林允：《聊齋誌異》鬼狐仙妖研究，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碩士論文，

93 年。 

附表一：人鬼忻悅復生各篇結構分析表 

序

號 

卷 次 /

篇名 

男主角/ 

相遇場所 

忻悅原因 困 難 、 險

阻 

義助者 儀式 復生/ 

重聚 

1 2 

聶 小

倩 

寧 采 臣 /

蘭 若 寺 /

妻病 

君 信 義 、

慷爽 

小 倩 求 寧

拔救 

金 華 妖 物

之追害 

燕赤霞 讀經 是 

結婚，生

子 

2 2 

蓮 香

(狐) 

李 女

(鬼) 

桑生/ 二 人 皆 自

薦 

此 篇 女 主

角 狐 蓮

香 ， 故 筆

力 結 構 皆

不 與 女 鬼

篇 相 同 ，

甚明。 

桑 李 溺 於

情 欲 ， 桑

病 將 死 ，

蓮香救之

蓮香 李 女 借

尸 蛻 形

復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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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巧 娘

(鬼) 

華 三

娘

(狐) 

傅廉/ 

廢 學 逃

家 時 遇

華 三 娘

於途中。 

瓊 州 鬼

墓 之 側

遇巧娘。 

 

愛其娟好 

(先 與 華 三

娘 結 合 的

原 因 是 ：

背之不祥)

狐 嫗 華 姑

獨 私 其 女

華 三 娘 ，

禁 傅 廉 與

巧 娘 相

見 ， 並 謊

稱 巧 娘 已

投 生 北

地。 

華姑,有

奇 術 解

救 傅 生

「天閹」

的 殘

缺 。  

華 三 娘

(狐女) 

(呼 巧 娘

之 名 於

墓側) 

 

( 沒 有 別

寫復生，

只 從 墓

中 走 出

來) 

三娘、巧

娘 與 生

共居，甚

諧。 

巧 娘 復

生，偕子

與 夫 團

聚  

4 3 

連城 

喬 生 / 相

見 於 冥

府 

士 為 知 己

者死 

喬 生 樂 死

不 願 生

矣 。 顧 生

主 動 救 生

三人。 

顧生 

喬 生 生

前 有 恩

顧生。

纔 至 靈

寢，豁然

頓蘇。 

是 

喬生、連

城、賓娘

皆 因 顧

生 之 力

而復生。 

生 子 大

年。 

5 3 

連瑣 

楊 于 畏 /

書齋，臨

曠野。 

才 情 共 鳴 ,

琴瑟相和 

輿 臺 之

鬼 ， 逼 充

為媵妾。

武 生 王

生 ， 楊

于 畏 之

友 。 於

夢 中 相

助。 

1. 需 生

人 精

血。  

2. 生 血

一點，滴

女 臍

中。百日

之期，發

塚 如

生。  

是 

每 謂 楊

曰 ：「 二

十 餘 年

如 一 夢

耳。」 

6 3 

魯 公

女 

張 于 旦 /

射 獵 郊

野/蕭寺 

風 姿 娟

秀，著錦貂

裘，跨小驪

駒，翩然若

畫。 

魯 女 暴

卒，寄靈寺

中，敬禮如

神明。魯女

感君之情，

不能自已，

1. 女 射 獐

殺鹿，罪

業 深 重 ,

死 無 歸

所。  

2. 二 人 年

懸殊。女

若復生 15

歲，生已

年 45。  

神人 

青 衣 人

( 菩 薩

狀) 

祝 張 于

旦 返 老

回春。

1. 第 一

次，生為

魯 女 誦

金 剛 經

一 藏

數，女得

以 投

生。  

2. 第 二

次，向土

地 祠 速

是 

寫 張 于

旦 鐘 情

不移，即

死猶不改

其情，念

切 菩

提，行善

不 替 , 善

念 所 得

善 果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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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 不 避 私

奔之嫌。 

張之鍾情、

純情，不因

死有異。 

死生契闊，

與子偕老。

招 女

魂。  

鉅矣。 

7 5 

伍 秋

月 

王 鼎 / 逆

旅 閣 上 /

妻殞 

慷 慨 有

力，廣交

遊 。 兄

鼐，江北

名士，友

于甚篤。 

基 於 命 數

之 定 而 自

薦。 

伍 父 邃 於

易 數 ， 秋

月 卒 時 年

十 五 ， 棺

側 石 片

刻：「女秋

月 ， 葬 無

塚 ， 三 十

年 ， 嫁 王

鼎 。 」 (鼎

年約二十)

因 入 冥 間

救 王 兄 復

生 ， 致 秋

月 被 冥 間

押 役 所

虐。 

無 

（ 婦 －

傳 達 訊

息） 

發 瘞 同

歸，貼易

數 之 符

於背，頻

喚其名 

是 

團聚。 

勸 王 鼎

信佛。 

寫 兄 弟

之情。 

 

8 6 

小謝 

陶 望 三 /

姜 部 郎

廢第 

 

陶 生 倜

儻，有婢

夜奔，生

堅 拒 不

亂。 

作「續無

鬼論」 

 

戲 謔 陶 生

至 敬 慕 業

師 ， 繼 而

互 有 恩

報。 

 

生 覺 心 搖

搖 若 不 自

持 ,即 急 肅

然 端 念 ，

卒不顧。 

類 似 小

倩 ， 男 主

角 的 性 格

端 正 ， 啟

蒙 女 鬼 被

蒙 蔽 的 善

性。 

1. 陶 生 淹

禁獄中，

殆 無 生

理 。 秋

容 、 小

謝、三郎

報恩援救

之。  

2. 小 謝 未

能復生。

道士 1. 聞 有

哭 女

者，吞符

急出，附

體 可

活。  

2. 索 靜

室 ， 掩

扉，坐弁

勿 相

問。凡十

餘，日不

飲不。食

引 蔡 子

經 妹 尸

入，小謝

與 之 合

體復生。 

是 

 

9 7 

梅女 

封 亭 雲 /

晝 臥 寓

屋/妻亡 

封 生 路 見

不 平 ， 挺

身 相 助 的

典 史 以 三

百 金 誣 梅

氏 姦 情 之

老 嫗 二

次 以 杖

擊 典 史

以 新 帛

作 鬼

囊，梅女

結 為 夫

妻，展父

初 愛 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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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格 ， 引

發 梅 女 願

下 影 現 身

向 其 求

援。 

( 在 此 之

前 ， 客 往

往 見 怪

異 ， 而 無

術 可 以 靖

之) 

俠義 

冤 恨 未

解。 

梅 女 容 蹙

伸 舌 ， 已

投 胎 而 冤

魂 滯 於 故

宅。 

某 之

顱。 

梅 女 以

長 簪 刺

某 之

耳。 

得 以 附

封 生 而

往 展 求

婚，慎勿

相喚，合

巹 之

夕，以囊

卦 新 人

首，急呼

「 忽 忘

忽忘!」 

逾 平

時，後展

子 大 成

郎 舅 不

相能，廝

僕 刻 庛

其短，女

決 定 自

出 妝 貲

貰馬，夫

妻 歸 太

行。 

10 10 

湘裙 

 

晏 仲 / 其

兄 之 冥

宅 / 妻

亡。 

湘 裙 意 致

溫婉。 

念 湘 裙 惠

而 解 意 ，

益 愛 慕

之 ； 又 以

其 能 撫 阿

小，欲得之

心益堅。 

(晏 仲 正 欲

購 妾 以 恤

其子) 

婚前 

1. 湘 裙 姊

甘 氏 誤 以

奔。 

婚後 

2. 葳 靈 仙

( 賤 鬼 ) 誘

晏 仲 耽 溺

情 欲 而

死。 

冥兄 1. 湘

裙：巨針

刺 人

迎，出血

不 止

者。  

2.晏仲：

冥 兄 以

白 金 賄

隸，送返

家門。  

兄 弟 人

鬼 相 隔

而 猶 友

愛相助。 

晏 育 兄

冥子，並

析 產 予

兄之孫。 

11 12 

薛 慰

娘 

豐 玉 桂 /

叢 墓

側，李洪

都 冥 宅 /

未娶 

民 胞 物

與 

（ 儀 容 慧

雅） 

此 訂 非 專

為 君 ， 慰

娘 孤 而 無

依 ， 相 託

已 久 ， 不

忍 聽 其 流

落，故以奉

君子耳。 

操 舟 者 謀

財害命。

宦 者 妻 撻

楚囚禁。

（ 人 世 間

的阻礙）

李洪都

李叔向

李 氏 一

家人 

發 塚 容

色 尚 有

氣息，蘇

而 坐

起。 

是 

 

附錄二：人鬼忻悅不寫復生的相遇書寫 

卷 一 〈 新 郎 〉： 新 郎 出 ， 見 新 婦 （ 鬼 ） 烗 裝 ， 趨 轉 舍 後 。 疑 而 尾 之 。 宅 後

有 長 溪 ， 小 橋 通 之 。 見 新 婦 渡 橋 逕 去 ， 益 疑 ， 呼 之 不 應 。

以手招壻，壻急趁之。 

卷 二 〈 水 莽 草 〉： 俄 有 少 女 ， 捧 茶 自 棚 後 出 。 年 約 十 四 五 ， 姿 容 艷 絕 ， 指

環臂釧，晶瑩鑑影。生受琖神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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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林四娘〉：(陳寶龥)夜獨坐，有女子搴幃入，視之，不識；而 艷絕 ，

長袖宮裝。笑云：「妾家不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

心好之。捉快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不甚抗拒。 

卷 三 〈 魯 公 女 〉： 生 適 遇 諸 野 ， 見 其 風 姿 娟 秀 ， 著 錦 貂 裘 ， 跨 小 驪 駒 ， 翩

然若畫。歸憶容華，欽想。 

卷三〈阿霞〉：女子盈盈自房中出，景生入以游詞，笑不甚拒，遂與寢處。 

卷四〈公孤九娘〉：笑彎秋月，羞暉朝霞，實天人也。(且是女學士，詩詞

俱大高。)(因不寫其復活，故不陳二人詞情相合若連瑣者) 

卷五〈章阿端〉：神情婉妙，闖然至燈下，怒罵：「何狂生，居然高臥!」生

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裸而

捉 之 。 女 急 遁 。 生 趨 西 北 隅 ， 阻 其 歸 路 。 女 既 窮 ， 便 坐 床

上。近臨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女笑曰：「狂生不畏鬼

邪？將禍耳死。」生強解裙襦，則亦不甚抗拒。 

卷五〈土偶〉：(夫死塑為土偶) 

卷八〈鬼妻〉：(妻死而妒新婦) 

卷 八 〈 呂 無 病 〉： 適 陰 雨 ， 晝 臥 ， 室 無 人 。 忽 見 複 室 廉 下 ， 露 婦 人 足 。 疑

而 問 之 。 有 女 子 褰 簾 入 ， 年 約 十 八 九 ， 衣 服 樸 潔 ， 而 微 黑

多麻，類貧家女。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

何得輕入!」女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呂姓。父

文 學 士 ， 妾 小 字 無 病 ， 從 父 客 遷 ， 早 離 顧 復 。 慕 公 子 世 家

名世，願為康成文婢。」 

卷九〈愛奴〉：(徐生設教府中夫人相贈之婢女。) 

卷 十 一 〈 馮 木 匠 〉： 俄 一 少 女 露 半 身 來 相 窺 ， 馮 疑 為 同 輩 所 私 ， 靜 聽 之 ，

眾已熟眠。私心怔忡，竊望其誤投也。少間，女果越窗過，

徑已入懷。馮喜，默不一言，歡畢，女亦遂去。 

卷 十 一 〈 嘉 平 公 子 〉： 偶 過 許 娼 之 門 ， 見 內 有 二 八 麗 人 ， 因 目 注 之 。 女 微

笑 點 首 ， 公 子 近 就 與 語 。 … … 公 子 歸 ， 及 暮 ， 屏 去 僮 僕 。

女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流，故背

媼 而 來 。 區 區 之 意 ， 願 奉 終 身 。 」 公 子 亦 喜 ， 自 此 三 兩 夜

輒一至。 


